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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三沉嘉陵江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众袍哥把刘
海塞进了一个猪笼里，他们像抬牲口一样将
他抬到了嘉陵江边，这群黑衣黒裤的袍哥手
持火把、明火执仗地要杀人了。就这样死了？
我的母亲怎么办？我还没有为老母尽一点孝
心，更没有为国家做一点事情啊！他忽然感到
一片茫然、恐慌。

袍哥们手忙脚乱地将猪笼抬到趸
船临江的那边，然后垂手等老大的命
令。领头的是一个蓄着一撮山羊胡的老
者，刘海听见袍哥们叫他二爷。刘海不
知道他们到底是匪还是民，但无疑是蔺
孝廉手下的人。自从那天他认出蔺孝廉
来后就知道：自己的爱情惹祸了。
“你们是什么人，还有王法吗？”

刘海在猪笼里愤怒地高喊。那个被称
为二爷的手里还拿着一幅黄铜水烟
枪，吐了一口烟，就像吐出心中的恶
气。“小崽儿嘞，啷个死到临头还搞不
醒豁嗦。老子们今天是送你去见阎王
的人。咋个嘛？”“你们滥用私刑，枉杀
无辜，是犯法的！”“哈哈”，二爷冷笑两
声：“小崽儿，告诉你，你二爷从来只晓得江湖
之道，不晓得国家王法。你坏了我们江湖的规
矩，活该你倒霉。”“我犯了什么法，难道爱一个
人有罪吗？”“丢。”二爷吹了一口烟，轻声道。

他的声音虽然不大，但阴森恐怖。“噗
通！”装着刘海的猪笼在火把的映照下砸进江
里，水面荡漾开一阵暗红色的涟漪，很快就被
江水冲散了，消失了。丢进江里的那个人现在
应该在大口大口地喝一条嘉陵江的水了。一
个袍哥问：“差不多了吧？”二爷把烟锅里的烟
灰吹出来，再装上一锅，用火捻子点上，才缓
缓说：“再沉他一下。”然后等他把那一锅烟抽
完，才说：“扯上来看看。”
猪笼上还拴着一根绳子，两个袍哥费力

地将它拉出水面。一个说“冲得远哦。”一个说
“这头猪好肥哦。”刘海被扔到趸船的地板上，
袍哥们将他从猪笼里放出来，用脚踹他浑圆
了的肚皮，又把他翻过来，横在一张凳子上，
让他倒出肚子里的水。
“搞醒豁没得？”二爷问。“土匪！”刘海骂

道，大口大口地喘气。“还在想别个的女儿？”
“更想。爱是淹不死的，哪怕是嘉陵江。”

“嘿嘿，你龟儿子还不认错？”“爱没有错。”“再
装进切（去），丢！”二爷喝道。
如是者三，刘海和嘉陵江里的阎王打了三

次照面，被拉到趸船上时他已经只求速死了。
“你们这帮土匪法西斯，有种就别把我拉上
来！”“小兄弟，你还是条好汉嘛。”二爷走上前
去，用脚踢了踢蜷缩在趸船上的刘海。“认个
错，求个情，滚回你的老家切（去），莫再到老子

们的码头上来臊皮（注：袍哥隐语，指
捣乱惹事。）我放你一条生路。”

说到老家，刘海心中一直绷紧
的那根弦断了，他的眼泪不知怎么
就下来了。“我的故乡被日本人占了
你们知道吗？日本人在杀中国人，你
们也杀中国人，汉奸吗？”

这时，一个人影从黑暗中闪出
来，上去就给刘海一脚。“老子们是汉
奸？你个小崽儿搞醒豁没得！老子们
下午还在为政府征兵募款，支援前
线。卢沟桥打响后，老子几天几夜都
没有睡个好觉了。你们这些狗屎崽儿
不在这大后方好生念书，哥长妹短
的，日本人来了你们还爱个铲铲！”

刘海在忽明忽暗的火光中看到了蔺孝廉
那张气歪了的脸，这个背后使坏的老东西终
于露面了。“叔，那你让我上前线去，为国家战
死也比被你弄死强。”刘海也不明白自己就怎
么喊出了一声“叔”，毕竟人年轻，心眼儿直。
“你敢切（去）？”“本来就想去。是男儿大

丈夫，哪个不想救亡？”“切（去）报效国家可
以，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叔，只要你让
我去抗日，一千个一万个条件都行。”
“抗日就好好抗日，不准再打我女儿的主

意。你死了这条心，听懂没得？”“叔，你能阻止
人心里想一个人吗？除非你能让这嘉陵江水
倒流。”“老子把你们两个都丢进嘉陵江里，你
还管得了它倒流还是顺流？”
这才是刘海最大的不愿。他已经喝够了

嘉陵江的水，蔺佩瑶若受此凌辱，那还不如让
他死了算了。刘海泪如雨下，三沉嘉陵江，让
他如醍醐灌顶，洗心革面。战争年代，卑微出
生，令他没有资格谈情说爱，所幸他还有一条
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生路。在那个时代，许多人
为了抗日救亡，不得不忍辱负重，向自己的同
胞低下骄傲的头颅，割舍心中的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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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上海前夜

! ! ! ! ! ! ! ! ! ! ! $#王韬与容闳

现在，我们去认识另外两个走向“上海前
夜”的人：王韬与容闳。两个中国人，两人都于
!"#"年出生于中国，只是一个出生在风景秀
丽的江苏甫里镇，另一个出生在南方之南的广
东香山。最初，他们各走各的路，一个在清帝国
与太平天国之间徘徊，另一个只身跨越大洋，
只身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随后，殊途同归，他
们两人仿佛并行在同一条道路上。
当容闳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终于在宝

顺洋行的买办生涯中感觉到生命的全部无
趣，开始积极地寻找精神的出口时，王韬却因
自己的一时冲动而长时间地蛰伏在香港一
地。而当容闳在美国为清帝国的幼童留美鞠
躬尽瘁时，王韬却在上海的青楼上，看着夷场
的兴旺景象而痛哭流涕。他们两人在口岸上
海并没有交集，但这无关紧要，紧要的事情
是，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影响着上海，将身影很
坚定地投射在了这方土地。

!"$%年，我们的角色镇定上场，他就是
容闳。空间是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那日，容闳
正盘桓其中，他不是独自盘桓，那天他负有重
要使命，他要陪同一个人盘桓，这个人可不同
寻常，是决定当时和后来清帝国命运的人物，
他被前呼后拥而来，气场强大，八面威风，他
就是两江总督曾国藩。

曾国藩对每个地方都有十分的兴趣，他
目不转睛地看着，生怕漏掉一些什么东西。当
容闳指给曾国藩看他购自美国的那些机器
时，曾国藩的精神陡然一振，显得兴致勃勃，
因为这些机器到来与他曾国藩的那一次的决
策可是密切相关啊！用容闳后来的话来说，
“他站在那里始终欣然不倦地注视着机器的
自动运转”，曾国藩很好奇，这些铁制家伙将
是未来世界的主宰，忽略或者错失它们，便是
忽略或者错失未来世界。
那天，在容闳的人生历程中十分关键，因

为，正是借着这次很不容易的面对面机会，容
闳极力游说着曾国藩一件事情，便最终让曾

国藩下了一个决心，在江南制造总局里开出
一个机械学校，用来培养上海乃至中国青年
学习机械工程的理论和操作，后来，中国的
化工之父方液仙先生、中国的化工业巨擘吴
蕴初先生，全都出自这个学校，谁会否认容
闳与曾国藩在这上面的莫大之功呢？
曾国藩确实是个大才，一个对未来世界有

着超常洞见和判断的大人物，他对清帝国何去
何从，从来有着自己的基本理解和想法，容闳
在一边的鼓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加快了一些
步伐而已。没多久，江南兵工学堂应运而生。

&'世纪 $(年代的一天，那是上海的普
通一天，那也是 &'世纪 $(年代中国的普通
一天，但那天，于容闳，不仅江南兵工学堂，还
有一些东西也充满了绝对的意义，譬如他的
梦想与设想。
他从国外回来，在中国土地上奔波许多

个季节，为的是要将一个设想予以实现，这设
想埋藏在他心中有了整 &)年，不实现这个设
想，有辱于他容闳的人生，也无法告慰于他那
颗炽热的心。那么多日子以来，他从没有将这
个设想轻易吐露给他人，因了回国这些年，他
所度过的希望交织失望的春夏秋冬，让他懂
得，在这个看似庞大其实却百孔千疮的帝国
里，要做成一件事情有多困难，谈何容易！他
看好曾国藩、李鸿章以及丁日昌，即使这些名
满天下、杰出睿智的帝国大员，他亦知道，在
没有真正把握之前，多说也是无益，而且，多
说常会增添许多不必要的阻力和麻烦，我容
闳不是他曾国藩，他李鸿章也不是我容闳。那
么，现在，&"$%年的这天，在这个兴致勃勃的
一等勇毅侯面前，除了江南兵工学堂，他埋藏
了 &)年的那个设想至少可以谈上一谈了吗？
换言之，他内心的这个梦想有可能实现了吗？

那么，容闳内心究竟藏着怎样一个梦
想？&)年来，他心心念念要做的是怎样一件
大事？

&"#"年的 &&月 &%日，仅比王韬晚了几
天，容闳诞生于广东香山南屏村，那个地方，
距离澳门只有半英里。
对容闳来说，有两件事情的发生尽管充

满了偶然意味，却铸就了他的必然人生。
其一，&"*)年时候，马礼逊学校预备学

堂在澳门开出；其二是他的父亲容丙炎将容
闳送入这所预备学校学习。

王唯铭


